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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东汉藻丽文风与张衡的文学实践＊

马燕鑫

【提　要】东汉时期对 “文”的自觉追求推动了藻丽文风的盛行。张衡的文学实践突出
地呈现了藻丽的风格。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文笔刻画愈加精美工细，运用细节描写营造
整体意境和情韵；另一方面重视文章色泽，尤其是骈偶等文采之美的雕饰与琢炼，使得文
学技艺更加成熟完备。这亦凸显出张衡在东汉以至六朝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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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宗经时代向咏
怀时代过渡的关捩所在。整个时代对文学的地
位、功能、风格、技艺的认识，均有了不同程
度的深化和提高。作为东汉重要代表文人之一
的张衡，他的文学成绩既有参与时尚、青出于
蓝的一面，也有自具特色、异彩独放的一面。

本文着重从前一个角度对东汉藻丽文风与张

衡崇尚文采的追求作出阐述，并从技艺方面
来说明张衡在东汉文学发展中曾起到的突出

作用。

一　 　 　

作为一项富于美学意味的技艺，文章写作
开始受到注意是在西汉。尤其武帝之时，在宫
廷中聚集了司马相如、东方朔、吾丘寿王、枚
皋等一大批辞赋名家，极一时之盛。但西汉仍
以经术道德为先，文章之事仅是才德的附庸。
到了东汉，“善属文”、“能为文”成了称誉某人
文学才华的一个美号。士人于此完全可以仅凭
文章之技立身于世、获誉一时，而不必再依靠
经艺百家等学术来邀取令名。于是崇好文章的

风气日渐兴盛，文人以一赋一颂获致美誉者不
可胜数。而且文章的形式之美受到了普遍关注，
对文学技艺的探究也日益细密深入，同时对文
章风格的追求也愈加自觉。
东汉一代好尚文章的风气影响范围极广，

上至帝王，下至草野。比如光武帝本人原为儒
生出身，对文章之事多有注意。他称帝后，陇
西隗嚣势力尚强，光武用怀柔之策，每每亲作
手书，对其褒礼有加。因 “（隗）嚣宾客、掾史
多文学生，每所上事，当世士大夫皆讽诵之，
故帝有所辞答，尤加意焉”。①帝王将文章的高下
优劣与国家的荣誉联系在一起，而且对于佳篇
美文当世士大夫皆加讽诵，可见当时崇尚文辞
的风气之盛。光武帝对隗嚣的做法就像汉武帝
对待淮南王刘安一样，“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
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

（１３＆ＺＤ１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①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 《隗嚣传》， 《后汉书》卷

１３，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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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① 但汉武帝
更多地是出于个人文学爱好，其背后并没有崇
美文辞的整个社会环境。光武帝所处的境遇则
不同，其背后还有 “当世士大夫”这一更大的
文学环境。光武帝刘秀对臣下奏章的工拙也多
有留心。班彪为河西大将军窦融从事，其奏章
多出班彪之手。及窦融调回京城洛阳后，“光武
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
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
茂才，拜徐令”。② 可见他对文辞的高下有着一
定的鉴赏力。有的文士因文才优秀还会得到他
的优待。杜笃擅写文章，曾因事入狱，“会大司
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
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③ 这些都说明光
武帝对文章一事的重视。尽管这种重视是整个
社会崇尚文辞之风影响下的具体表现，但由于
帝王的身份及地位，他的提倡更加促进了东汉
文学的兴盛。
汉章帝对文学也有着浓厚的爱好之情，《后

汉书》中多次提到他 “雅好文章”。④ 班固在汉
明帝时因文才受到赏识。及至章帝时，班固
“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⑤ 古代
书籍传播不易，士人读书尤其艰难，只有皇家
才有最丰富的藏书。因此章帝特许高才之士入
皇家书阁读书，以此作为优渥的宠礼与褒奖。
班固获此殊荣，同时素有 “天下无双，江夏黄
童”之美誉的黄香，也因博学能文为章帝所注
意，“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
书”。⑥ 汉章帝优待文士的这段佳话，令当时崇
尚文章的风气更为浓厚，使文人队伍日渐壮大，
其积极的鼓励作用自不待言。
在文风日盛的社会环境中，公卿幕府也以

收罗文章雅士为务。汉和帝永元年间，时任车
骑将军的窦宪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
及窦宪迁为大将军之后，又以傅毅为司马，以
班固为中护军。由是窦宪幕府 “文章之盛，冠
于当世”。⑦ 根据这些记述，我们可以想象当时
官僚对窦宪大将军府网罗群才的啧啧称叹。文
章之士是幕府的荣耀，而有经纶文雅之才的文
士更是朝廷庙堂的光华。安帝永宁年间，陈忠
因尚书诸郎多无文雅之才，代帝王所撰诏令往

往文辞鄙陋，缺少典雅的文采。因此他上书举
荐文章博雅的周兴，疏曰：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

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
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臣窃见光
禄郎周兴，孝友之行，著于闺门，清厉之
志，闻于州里。蕴匵古今，博物多闻，《三
坟》之篇，《五典》之策，无所不览。属文
著辞，有可观采。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
舌。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
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

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兴抱奇
怀能，随辈栖迟，诚可叹惜。⑧

政府对诏令文书开始注重和讲求文章之美，将
文才视作国家教化的必备因素之一，并且认为
该政权的制度在政治史上能够 “垂于后世”，文
辞雅丽是获得这种典范地位的必要条件。这些
均说明文章之道在东汉获得了极为普遍的重视。

曹丕在 《典论·论文》中曾说：“文章者经国之
大业。”这种对文章功用和意义的自觉意识正是
从东汉开始逐渐兴起的，然后曹丕等魏晋文人
对此又加以自觉地理论总结和积极地创作发扬。

崇尚文辞的风气既已浓厚，于是东汉士人
在通经博学之外，很多人更增加了擅构文章的
技艺。其中有一部分文士便是由此而获致盛誉
的，比如李尤 “少以文章显”。⑨ 文章作为一技
之长，已足可使人成名。有的人甚至以擅长某
种特定的文体而著称于世，如葛龚 “和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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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文记知名”。① 汉末蔡邕以碑铭得誉。而文
章写作作为一项技能，与经学研究完全不同，
更需要匠心和技巧。因此，在东汉讲学风气极
为盛行的环境中，除经传百家的传授外，又出
现了以文章为讲授内容的讲学者，比如陈留边
韶 “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② 东汉时代以
文章为士人获邀美誉的途径，如果有家族数代
人皆以文章之学为其特长并形成一种家风，那
么其更会得到世人的尊重和推奖。涿郡安平崔
氏家族便是极具典型的例子，从两汉之际的崔
篆开始，其孙崔骃、骃子崔瑗、瑗子崔寔、寔
从子崔钧，自光武朝迄于献帝时，一门数世皆
以能文著称于世，所谓 “崔为文宗，世禅雕
龙”，③ 被视为 “文宗”，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
誉。对此范晔评价道：“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
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④ 崔氏在儒学世家之
外，又增加了文学世家的门第徽帜，不仅是东
汉文章兴盛的突出表现，而且也成为魏晋以后
高门贵族文学世袭的先声。
文章既然受到了如此的重视，那么在风格

上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汉代文风首先有崇尚

典雅的特征。典雅风格的形成，是 “文章”从
包含了文章与博学两层涵义的 “文学”中衍生
并独立出来的历史变迁的反映。它还是文章附
属于学术的一种体现。当文章因本身的特征得
到士人更加深入的认识，并获得更加独立的地
位后，其基于自身性质而产生的风格便会得到
明确和充分地展现。华美之风便是这类基于文
章本身性质而产生的风格之一。东汉早期最能
表现华美风格的文人为傅毅。傅毅于章帝时被
召入兰台，与班固、贾逵等共以高才而典校秘
书。但他们之间明显有着区别。贾逵以儒学精
深著称，班固以史学宏富获誉，而傅毅则以文
章华美得名。虽然三人均以 “文学”之名得任
擢用，但贾、班因博学，傅毅因文章，其间显
有不同。班固 《与弟超书》曾说：“傅武仲以能
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⑤ 班固比傅
毅早入兰台，且班固主要因史学而得到赏识。
因此尽管他本人也擅文章之事，但看到傅毅唯
以文辞得仕，不免有揶揄之意。就现存的傅毅
作品来看，他的文风以华美繁艳为特征，与班

固典奥简雅的文风甚有不同。班固形容傅毅
“下笔不能自休”，正是其崇好繁艳华美之风的
间接证明。这种文风到东汉中期进一步成为普
遍的习尚。当时重要文人如张衡、马融、崔瑗、
李尤、刘騊駼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华美繁
艳的文风。以刘騊駼 《上书谏铸钱事》为例，
文章这样写道：

夫食者，乃有国之大宝，生民之至贵
也。见比年已来，良田尽于蝗螟之口，杼
轴空于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罄，
所急朝夕之飧，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
锲薄，铢两轻重哉！就使当令土砾化为南
金，瓦卤变为和玉，沙石悉成随珠，犬羊
尽作狐白，绛绣盈堂，文绮缦野，使百姓
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羲皇之纯德，大
禹之勤劳，周文之不暇，犹不能以保萧墙
之内。⑥

文中 “土砾化为南金”以下数句，振笔铺排，
摛藻曼衍。其中虽然也多用典实，如南金、和
玉、随珠、狐白，如羲皇、大禹及周文，但其
风格表现出的特征却不是典雅，而是华美繁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文笔出自 “奏议宜
雅”的文体之中，这在东汉以前是极为罕见的。
由此可以说明华美繁艳之风在东汉中期的盛行。
阅读刘騊駼的这篇奏事，令人很自然地想起曹
植的 《与杨德祖书》和 《与吴季重书》的藻丽
之文。这也表明建安文风与东汉中期文风内在
的延续和继承关系。

二　 　 　

张衡辞赋好铺陈、尚文藻的风格便与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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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后汉文》卷３３，《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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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华美繁艳的整体文学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 “文藻”，或简称 “文”，是与 “质直”或
“质”相对而言的概念，而非仅仅是辞藻的意
思。它包括修辞的技巧，也含有装饰的意思。
崇尚文藻不仅是一种文章美学风格的追求，也
是一种写作时的思维方式。从内容组织上来看，
张衡的辞赋写作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比物连
类、踵事增华，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
对前人作品未加涉及的题材，他增入新的内容，
如 《西京赋》中的 “百戏”， 《东京赋》中的典
礼；第二是对前人作品描写简约的地方，他加
以详叙，如 《西京赋》中的 “宫室苑囿”和
“畋猎游观”，还有 《思玄赋》中的 “升天之
游”。这不仅是他辞赋创作的方法，同时也体现
了他对华美繁艳文风的爱尚和追求。这种 “繁
类成艳”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文章内容方面。此
处想讨论的是张衡辞赋在体物与刻画等艺术技

巧上所表现的藻丽之风。
辞赋以铺排敷陈为本义，以穷形极貌为能

事，因此 “体物”便是辞赋最首要的文体特征，
陆机 《文赋》 “赋体物而浏亮”一语即由此而
发。张衡的辞赋在体物上较诸前人更为出色，
他的文章既在形容刻画上精美工细，同时对文
采也特别注意。说到形容刻画的精美，张衡
《舞赋》的文笔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尽管对舞姿
的描绘在其作品中多有涉及，像 《西京赋》“声
色”一段、 《南都赋》 “暮春游禊”一节，但均
没有 《舞赋》写得淋漓尽致。赋曰：

音乐陈兮旨酒施，击灵鼓兮吹参差，
叛淫衍兮漫陆离。于是饮者皆醉，日亦既
昃。美人兴而将舞，乃修容而改袭。服罗
縠之杂错，申绸缪以自饰。拊者啾其齐列，
般鼓焕以骈罗。抗修袖以翳面兮，展清声
而长歌。歌曰：“惊雄逝兮孤雌翔，临归风
兮思故乡。”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
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的皪以发扬。腾
嫮目以顾眄，眸烂烂以流光。连翩骆驿，
乍续乍绝。裾似飞燕，袖如回雪。徘徊相
侔，□□□□。提若霆震，闪若电灭。蹇
兮宕往，彳兮中辄。于是粉黛施兮玉质粲，

珠簪挻兮缁发乱。然后整笄揽发，被纤垂
萦。同服骈奏，合体齐声。进退无差，若
影追形。①

赋中用清丽的语言刻画了舞姿的动人之态。“增
芙蓉之红华”四句描绘了舞姬明媚的容貌。“光
的皪以发扬”以及 “眸烂烂以流光”，用来写舞
女容光焕发、转盼神飞的情貌，用笔很能传神。

而最精彩的当推形容舞姿迅疾奇丽的惊人之美

的一段内容。赋中所写的是 “七盘舞”，又名
“盘鼓舞”，它要求舞者既要在盘鼓上腾踏纵跃，

发出有节奏的鼓声，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

不仅需要力度、柔度，更需要对身体的控制能
力。“盘鼓舞”其实是舞蹈与杂技的巧妙结合。②

赋中 “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说明张
衡写的是群舞。在具体描写舞容时，其中 “裾
似飞燕，袖如回雪”二句，不仅灵动地表现了
舞姿的轻捷，而且形象地刻画了长袖挥扬时缤
纷炫目的场景。 “提若霆震，闪若电灭”二句，
“提若霆震”形容舞者蹴踏盘鼓，音声宏亮，
“闪若电灭”形容舞者飞旋跳跃，身影轻迅。
“蹇兮宕往，彳兮中辄”二句表现了舞步进退转
折的奇速变化。“进退无差，若影追形”刻画了
舞姬们在群舞时队形整齐而灵活、迅捷而不乱
的精湛技艺，其中 “若影追形”一句善于譬喻，

尤为摹神之笔。遗憾的是，这篇作品今仅存残
篇，使我们不能睹其全貌。可以看出，张衡辞
赋的体物刻画之法，或用白描，简洁而传神；

或用比喻，奇妙而生动。他的语言，简约又富
有韵味，华艳又不乏灵气，字里行间仿佛流淌
着一股清丽的芳泉之水。

张衡辞赋在体物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工细。这在他的京都大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像对宫室、畋猎等题材的描写，他在借鉴前人
的基础上，进一步踵事增华。除了这些有所继
承的内容外，《东京赋》中对各种典礼的描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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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张衡的首创，这对于说明张衡辞赋体物之功
也最具有典型意义。下面举赋中 “郊祀礼”帝
王仪从车马服饰之盛的一段文字为例，赋曰：

乃整法服，正冕带，珩 纮 ，玉笄綦
会。火龙黼黻，藻繂鞶厉。结飞云之袷辂，
树翠羽之高盖。建辰旒之太常，纷焱悠以容
裔。六玄虬之弈弈，齐腾骧而沛艾。龙辀华
轙，金鋄镂锡。方釳左纛，钩膺玉瓖。銮声
哕哕，和铃鉠鉠。重轮贰辖，疏毂飞軨。羽
盖威蕤，葩瑵曲茎。顺时服而设副，咸龙旂
而繁缨。立戈迤戛，农舆辂木。属车九九，
乘轩并毂。 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毕，
先辂乃发。鸾旗皮轩，通帛 旆。云罕九斿，
闟戟轇輵。髶髦被绣，虎夫戴鹖。驸承华之
蒲梢，飞流苏之骚杀。总轻武于后陈，奏严
鼓之嘈囐。戎士介而扬挥，戴金钲而建黄
钺。清道案列，天行星陈。肃肃习习，隐隐
辚辚。殿未出乎城阙，旆已反乎郊畛。盛夏
后之致美，爰敬恭于明神。①

这段文字虽然是写郊祀之礼，但实际上很大篇
幅是对帝王仪从车马服饰的精细刻画。首先说
的是法服冕带，其中珩、 、纮、 是冕上饰
物。火、龙、黼、黻是衣上花纹。白与黑为黼，
形若斧；黑与青为黻，如两 “弓”形花纹相背；
至于火与龙则无须解释。其次刻画车马。写了
车的辀、轙、轮、辖、毂、軨上所雕绘的龙、
花等各种纹饰，马的额上、项下的金鋄、镂锡
和钩膺、玉瓖等佩饰，同时又描写了銮声、和
铃、羽盖、葩瑵的声貌，还有车上的戈矛、车
栏间盛弩的皮箧等。再次写从城中向郊外行进
途中的情景，包括鸾旗、皮轩、赤旃赤旆，仪
仗中的云罕、矛戟，先驱队伍中着绣衣的旄头
骑士、戴鹖冠的虎贲士卒，大路上良马安闲，
流苏飞扬，戎士严整，鼓声喧阗。每一部分的
描写中，用笔均极精细，仿佛是一个个特写镜
头，将细节的特征放大并凸显出来，然后组合
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整个场面是通过细节刻
画的方式来表现的，这种精工细致的功夫使得
文章的情境十分逼真，如在目前。精细的刻画，

工致的体物，生动地体现了张衡崇尚文藻的艺
术追求。尽管赋中的名物因距今遥远而显得陌
生，但是如果能够透过历史的云雾，拭去岁月
的尘埃，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赋中所写场景的
鲜活明朗、恢宏壮阔。

三　 　 　

张衡辞赋好尚文藻还表现在重视文采的修

炼上。其中一方面是文章的色泽。有色泽才能
使文章更加鲜明美丽，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从 “文章”一词的原
义来说明色泽的必要：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
非采而何！” “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
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② 由此肯定并强
调了文章色泽的重要作用。清人高塘对此有更
深入的论述，他在 《文品杂说》中说道：“光怪
灿离，精彩四射，文中有此，顿增气色。故犹
是局格，犹是词理，无色则不能动人，有色则
能夺目。”③ 他认为一篇文章，同样的结构格局，
同样的意旨思理，如果缺乏色泽则不能动人，而
色泽明丽才会引人瞩目。因此色泽不仅仅是辞藻
的点缀，它更与情感内容的充分表达密切相关。
张衡的诗赋文章对色泽是很重视的，这是

形成其华美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 《四愁
诗》中的 “琅玕”、 “襜褕”等物品均是世俗生
活中极常见的事物。但日常事物往往因为太过
熟悉而很容易流于平凡无奇，若要将其写入诗
文就必须艺术化；而艺术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增
加其色泽。 《四愁诗》中的各种物品便是如此，
诗中言及了 “金错刀”、 “英琼瑶”、 “金琅玕”、
“双玉盘”、 “貂襜褕”、 “明月珠”、 “锦绣段”、
“青玉案”八种事物，每一种各用金、玉、貂、
锦等使之生色，从而使得这些物品变得极为瑰
丽多彩。当这些珍宝化为诗歌意象后，便会使
诗歌表现出高贵芳洁的情韵。通过上述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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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诗文集校注》，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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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缀装饰，诗歌的色彩更加明艳，同时诗人的
形象被衬托得愈加高洁，诗歌中怀才不遇的郁
郁之情也表现得倍加深刻动人。至于大赋之铺
陈藻绘、丽采浓词，更是俯拾皆是。
重视文采的另一方面是渐多骈偶。骈偶之

习，由来甚古，到西汉时开始形成一种自觉的
修辞方法。张溥说：“词长于理，声偶渐谐，固
西京之一变也。”① 他的这一观察是符合实际的。
此后，文士于此所下的工夫日甚一日。《文心雕
龙·丽辞》说：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
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
偶意共逸韵俱发。”② 张溥所说的 “词长于理”，
正是重视修辞，崇美文采的表现。而张衡作为
两汉文章骈偶之风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创作实
践值得探究。
张衡的大赋用笔多以骈偶。然而这些手法

在前人辞赋如司马相如 《上林赋》、扬雄 《羽猎
赋》及 《长杨赋》、班固 《两都赋》中已很明
显。张衡对骈偶之法的使用，尽管在铺陈描绘
时多有表现，但更能显示其对骈偶追求的，是
他将对偶骈俪之法从描写扩展到叙事和议论中

来。这是其文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比如，《东
京赋》末叙东汉盛德时是这样写的：

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
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
齐德乎黄轩。为无为，事无事，永有民以
孔安。遵节俭，尚素朴，思仲尼之克己，
履老氏之常足。将使心不乱其所在，目不
见其可欲。贱犀象，简珠玉，藏金于山，
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玳瑁不蔟。所贵惟
贤，所宝惟谷。③

“迁邑易京”、“改奢即俭”、“登封降禅”三个长
句在排比的同时，句式整齐一律，以骈偶之词
运单行之气。 “为无为”、 “遵节俭”四个短句，
两两对仗。“仲尼”、“老氏”一联与 “心不乱”、
“目不见”两句，将典故的使用纳入骈句之中，
也十分工整。“藏金于山”以下六个四字句，两
句相对，从词性、短语结构到句式，无不相同，
像 “藏金”与 “抵璧”同为动宾结构，“翡翠不

裂”与 “玳瑁不蔟”又同为主谓结构， “惟贤”
与 “惟谷”一联又均为同位式，其工炼的程度
的确很高。
又如从接续的议论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

张衡竭力锻炼词句并化散为骈的功夫。他在论
“人君之道”时说：

夫君人者，黈纩塞耳，车中不内顾。
佩以制容，銮以节涂。行不变玉，驾不乱
步。却走马以粪车，何惜騕褭与飞兔。方
其用财取物，常畏生类之殄也。赋政任役，
常畏人力之尽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时。
山无槎枿，畋不 胎。草木蕃庑，鸟兽阜
滋。民忘其劳，乐输其财。百姓同于饶衍，
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结。执
谊顾主，夫怀贞节。忿奸慝之干命，怨皇
统之见替，玄谋设而阴行，合二九而成谲。
登圣皇于天阶，章汉祚之有秩。若此，故
王业可乐焉。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
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
生忧也。④

本段骈散兼行，而对偶为多。其中骈句有 “佩
以制容”以下四句， “用财取物”以下十句，
“百姓同于饶衍”以下四句， “好剿民以媮乐”
以下四句，以上二十二句为较为严整的骈句。
其余如 “忿奸慝之干命”以下六句为大体对偶
之句。这些骈句中，大部分为四字对句；同时
也有六字句，如 “百姓同于饶衍”两句与 “好
剿民以媮乐”四句；而且还有四六句，如 “用
财取物”四句，除去句首的 “方其”二字和句
尾的 “也”字，便是后世骈文四六句的典型句
式。这些骈句，长短错落，整齐而不单调，参
差而饶有韵致，在声调上有其顿挫抑扬的美感，
从而使得议论更加生色精彩。此外， 《东京赋》
末在论 “奢泰之非”时，短短一段，也以骈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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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如 “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如
“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
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祇以
昭其愆尤”，同样是六字句，句式结构却各有变
化，毫无雷同。这个特点在上举文例中均有体
现，由此可见张衡遣词结句时的匠心和刻意。
以上论述从叙事和议论角度分析了张衡骈句

使用的情况。我们可以将之与其他文人作一比较，
以见其在骈俪之习发展过程中的突出地位。此处
以 《应间》为例加以说明。我们知道，设难类作
品在最后经常罗列前贤往烈作为否定的对象。在
罗列中，又往往两两为对。从扬雄 《解嘲》、班固
《答宾戏》到张衡 《应间》，其中对偶技巧的日趋
精练十分明显。扬雄 《解嘲》这样写道：

蔺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
公孙创业于金马，票骑发迹于祁连；司马
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①

其中的对偶不够工整，比如 “章台”对 “南
山”，“金马”对 “祁连”，尤其人名之对更为粗
疏，“蔺生”一人对 “四皓”四人， “公孙”为
姓对官职 “票骑”， “司马长卿”四字对 “东方
朔”三字。如果将 “公孙”换作 “平津”，以爵
号对官位 “票骑”似乎更工整；同样用 “司马”
对 “东方”，或用 “长卿”对 “曼倩”，以姓相
对，或以字为偶，比 “司马长卿”对 “东方朔”
也要整炼许多。扬雄之所以在这些细节上不讲
究，说明他对骈偶之法还不十分在意。相对而
言，班固 《答宾戏》则多所修整，文章写道：

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
毫分；逢蒙绝技于弧矢，般输搉巧于斧斤；
良、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和、
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②

其中如 “清耳于管弦”对 “眇目于毫分”， “绝
技于弧矢”对 “搉巧于斧斤”，字字相对，句式
一律，较 《解嘲》已大有改观。但仍有可议之
处，如人名 “牙、旷”对 “离娄”， “良、乐”
对 “乌获”，以二对一，轻重不敌；再如 “相

驭”与 “千钧”， “发精”与 “心计”， “针石”
与 “无垠”，三组词语均不同式，完全失对。这
说明班固作文还是以意为主，形式的技巧尚未
到达明确自觉的程度。
张衡在对偶上较扬、班二人则进了一大步，

与之已有质的区别。试看 《应间》之文：

斐豹以弊督燔书，礼至以掖国作铭；
弦高以牛饩退敌，墨翟以萦带全城；贯高
以端辞显义，苏武以秃节效贞；蒲且以飞
矰逞巧，詹何以沉钩致精；弈秋以棋局取
誉，王豹以清讴流声。③

所举十事，一律以七字成句。首先，人名之对
已经整饬，每句中的相同部位的构词形式也相
当工炼。如 “弊督燔书”与 “掖国作铭”，均由
两组动宾短语构成。又如 “端辞显义”与 “秃
节效贞”，其结构为偏正短语加动宾短语； “飞
矰逞巧”与 “沉钩致精”，则又同为两组动宾短
语。其次，两句中的字词从词性到词义也十分
工整。比如 “弊督燔书”与 “掖国作铭”一联
中，“督”、“国”同是人名，“书”、“铭”皆为
文体； “飞矰逞巧”与 “沉钩致精”一联中，
“矰”、“钩”均为弋钓之具， “巧”、 “精”俱谓
高妙之技。又如 “退敌”与 “全城”， “显义”
与 “效贞”，“取誉”与 “流声”，其选词炼意无
不铢两悉称、轻重俱稳。再次，除了句式的工
整外，在句意的对偶上也极平衡稳惬。其中斐
豹、礼至均以奇才立功，弦高、墨翟俱以义勇
退敌，贯高、苏武同以贞节著名；其余蒲且、
詹何、弈秋、王豹四人虽皆擅才艺，但 “飞矰”
与 “沉钩”并属弋钓，“棋局”与 “清讴”皆为
技艺，也无不以类相从，畛域分明。比起 《答
宾戏》中的 “良、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
千钧；和、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
垠”，张衡 《应间》之文的骈对之术显然更加严
密精工。如果定要挑出张衡在骈偶上的瑕疵，

９９

马燕鑫：东汉藻丽文风与张衡的文学实践

①

②

③

《扬雄传下》，《汉书》卷８７，第３５７３页。
《叙传上》，《汉书》卷１００，第４２３１页。
《张衡诗文集校注》，第２９４页。



那么只有 “牛饩”与 “萦带”， “棋局”与 “清
讴”的对仗尚有欠缺之处。然而从与扬雄、班
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扬、班主要在文意上注
重相对，而于事义、词句是否相对则不甚措意、
或者尚未精工。而张衡则意词俱对，且对词性、
句式、事义的对仗琢磨锻炼、刻意经营。由此
可见张衡为文追求文采的积极努力。

东汉时期日渐兴盛的藻丽文风，对当时及
此后的魏晋六朝时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

响。张衡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也形成了自己
的华美文风。他的这种文风，除了内容上繁类
成艳的铺陈之外，在技艺上文笔刻画愈加精美
工细，并且重视文章色泽和骈偶等文采之美的
求精。张衡在诗赋华丽方面的成绩，给后来的
建安作家以深巨的启益。刘师培说：“张平子文
颇得宋玉之高华，在当时虽无影响，而能下启
建安作风，不考平子无以知建安。”①曹丕评论王
粲、徐幹的 《初征》《登楼》《玄猿》《漏卮》等
赋作时，认为其 “虽张、蔡不能过也”，②给予了
王、徐极高的褒扬，显然将张衡奉为辞赋的典
范。曹丕论文章，主张以气为主，崇尚壮大有
力之美。他说 “张、蔡不能过”，除了指风格上
的壮大之美外，还有技艺上的工丽之能，亦即
他所倡导的 “诗赋欲丽”。首先明确提出张衡华
丽文风的是刘逵。刘逵注 《吴都赋》 《蜀都赋》

并序之曰：“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 《子
虚》擅名于前，班固 《两都》理胜其辞，张衡
《二京》文过其意。”③尽管是不满之语，但刘逵
揭出 “文”字来概括张衡赋作的特点，不能不
说独具只眼。上文所引 《文心雕龙·丽辞》篇
所述骈偶技艺的发展，举出其中的重要作家
“扬、马、张、蔡”，将张衡作为关键人物看待，
可以说明张衡在藻丽文风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

历时性功绩。从整个中古文学发展史上来评价
张衡的文学实践，可以看出，张衡的创作实绩
不仅促进了文学技巧的进步，使得对文章技艺
的追求更为自觉，也使得修辞手法更为成熟完
备；同时这些技艺方面的经验兼为魏晋六朝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起到了宝贵的典范作用。
《后汉书》本传称张衡 “善属文”，上述分析正
可从技艺方面说明 “善”这一评价的具体内涵。

本文作者：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左杨

①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与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

义》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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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７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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